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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多彩的夏至
□徐益丰

天上的太阳恰似烈火般炽热地倾

洒着光芒，照耀着广袤的大地，田野间

人们不辞辛劳地耕耘着。路旁的树木

郁郁葱葱，繁茂葳蕤，蝉儿齐声高歌，

它们仿若在夸耀属于自己的季节⋯⋯

这便是存于我脑海之中夏至的景象。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又在声声呼

唤着夏天，在这渐趋浓稠且喧闹的蝉声

中，塘里的新荷风姿绰约，岸边的紫薇

也绽放出红紫相间的娇妍色泽。毋庸

置疑，这又是时光演绎的美妙故事，这

一声声蝉鸣和一朵朵花开，诗意地向我

们昭示着季节的更替流转：夏天过去了

一半，夏至已然来临。

“轻罗小扇扑流萤”，小时候会在夏

日里捕捉萤火虫放置于玻璃瓶中，望着

那一闪一闪的亮光，心中便会涌起无尽

的喜悦。也会捉来知了，剪去其翅膀上

的薄衣，用一根小绳拴住，看着它在地

上来回爬行。男孩子们在炎热至极时，

瞅准没人的时机，会脱光衣服跳进池

塘，有时还能捞出一兜的菱角。

在这个炽热的季节里，蝉鸣之声此

起彼伏，恰似在为夏日的盛大狂欢进行

伴奏，又仿佛在娓娓讲述着夏日里那些

动人或奇妙的故事。瞧那翠绿的竹子

依旧带着一抹粉嫩的色泽，圆圆的荷叶

也开始展露它的芬芳，红的如同燃烧的

烈焰，粉的好似天边的云霞，白的宛如

纯洁的雪花。它们宛如仙子般亭亭玉

立，美不胜收，每一朵都有着自身独特

的风韵与姿态。

夏天里想必多数人会去赏荷，但每

年夏天，我首先想到的总是栀子花。栀

子花开，嗅到香气，才算是真正步入夏

天。小时候极为喜欢栀子和茉莉，白色

的花朵，一大一小，香气一浓一淡，给人

的感觉一深一浅。小镇上常看到小姑

娘提着一篮子茉莉、栀子、白兰叫卖，就

这样香遍了每一条大街小巷。

与你相识是一场偶然，邂逅于人生

的转角处，转角那里，开满了栀子花，你

说你喜爱栀子花，我说我也喜爱栀子

花，你说你喜欢它的纯洁似雪，我说，我

喜欢它的清香淡雅，是那清浅而又洁白

姣好的花信年华。一个人的喜爱，甜蜜

而无声，温暖恰似美玉。时光的风，把

那个夏天吹得极为遥远。幸好，你的身

影，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

夏至的天空湛蓝得仿若纯净的宝

石，云朵洁白如同棉花糖般轻盈柔软，

悠悠地飘荡着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

状。阳光穿过云层的缝隙，宛如金丝般

倾洒而下，给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梦幻

般的光辉。湖泊与河流在阳光下波光

粼粼，闪耀着细碎而耀眼的光芒，如同

大地的眼睛，灵动且迷人。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

晴。”然而夏至的火热，却难以掩盖离别

的忧伤。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是各种毕

业留影和聚会。毕业季，在每个人心头

浮沉着并让他们品味无尽的，是时光的

韵味，夏至的韵味，成长的韵味，是未来

的奔赴，是青春的散场；每个人也都在

依依不舍中，将一段纯真的岁月小心翼

翼地珍藏。

行走在夏至的街道上，能够真切地

感受到那热浪滚滚涌来。尽管炙热的

气息如潮水般包围着身体，令人仿若置

身于一个巨大的蒸笼之中，但偶尔拂过

的微风总能带来一丝慰藉。人们身着

轻薄且透气的衣衫，忙碌或悠闲地穿梭

于大街小巷，演绎着夏日生活那丰富多

彩的画卷。孩子们在街边嬉戏玩耍，他

们的笑声好似银铃般清脆悦耳，为这炎

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活泼而灵动的气

息。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季节里，冷饮和

雪糕成为最受欢迎的商品。它们是夏

日的象征，是人们用它们来驱散炎热，

享受清凉与甜蜜的象征。每一口的滋

味都仿佛带着夏日独有的欢快与惬

意。小店里的花朵争奇斗艳，用绚烂的

色彩装点着这个热烈的季节。

这便是夏至，一个充满激情、活力、

丰收和希望的季节。不管是忙碌的路

人还是悠闲的行人，都在这个时节尽情

演绎着生活的多彩画卷。夏至的美好

恰似一首等待我们去续写、去感受、去

珍惜的诗篇。

时间与空间一起构成了万物的存

在和秩序。某个时空遇见的或某个莫

名的瞬间都会带给我独特的真实体

验，这或许就是时间带给我的“幻

觉”。我试图通过这些虚幻的影像来

还原时间的本质，而文字是我的另一

种摄影语言，它和影像一起构建我对

时间最真切的记忆。

多年来，我一直探索影像和文学

的关联。不同的文学体裁给人不同的

阅读体验，但内核仍是作者对世界的

感知和认识，摄影也是这样一个过

程。我以文字为比较对象或直接、或

隐晦地探讨摄影图像的本质，或是尝

试突破文字与图像的局限，探索两者

之间的不可言说的中间地带。

永康是闻名遐迩的五金之都，吸

引了数十万名中西部地区的务工者涌

入永康。他们成为背井离乡的游子的

同时，也成了他乡的人。从最初的只

身外出务工，到如今的举家外迁，故乡

和他乡，家中的父老，陌生之地的谋

生，还有对未来的期许，身处异乡的外

来务工者原本带着浓郁乡土风味的生

活习俗，带着深情眷恋的思亲怀乡情

结，在延续中又不断发生着渐进式的

变化，自觉不自觉地适应并渴望着融

入新的城市环境之中。他们困惑着、

迷惘着，又在追求着、希翼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

的异乡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体验着

他乡与故乡的落差。而图片就像一只

手，悄悄地在现实和精神世界中放下

地标，丈量着有形和无形的距离。他

乡与故乡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距

离，也是最深刻的落差。

他乡和故乡是我一直拍摄的主

题。这组专题里比较成功的有《他们

和他们的梦》和《小站故事》，在《中国

民族》《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中国

摄影家》《中国画报》《南方周末》刊发，

并入选各大摄影展。获得中国摄影艺

术展、“观看中国”CC摄影展、浙江省

纪实摄影大展等的各类奖项。

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

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

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纪实摄

影作为以记录生活现实为主要诉求的

摄影方式，担负着记录和保存历史的

职责。除了技术层面的要求，摄影者

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留存最具当下意识、富于历史远

见的影像见证是摄影师的担当。这些

影像记录是这个时代的视觉切片，承

载了厚重的文化密码，并将成为若干

年后解读中国的文化标本。

他们和他们的梦。人在异乡，感
受总是特别复杂。当我告诉他们，要

为他们拍摄一组关于他们梦想的照片

时，他们以朴素的行动表达着支持。

即使是最寻常的人，也可以有一个被

祝福的梦想。我只是从一个很小的切

入点来记录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我

试图通过他们的梦想来了解他们的家

乡、他们的过去，和他们奔波于家乡与

他乡之间对艰辛与幸福的理解，以及

他们为梦想付出的努力，对孩子梦想

的支撑。

我把这些孩子的梦想封存在一只

只信封里，写上他们老家的详细地

址。我希望有一天，他们收到这些信

的时候，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到那

一天，我就是他们梦想的见证人。我

的梦想就是他们能梦想成真，我觉得

这就是摄影的意义所在。

小站故事。我第一次坐绿皮火
车，是在寒冷的冬夜，母亲抱着我从鹰

潭火车站挤上一辆绿皮火车。父亲挑

着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购买的紧

缺食品，抱着妹妹牵着哥哥挤上更晚

的绿皮火车。之后每年冬天，这样的

情景都会重现。

2011年7月的《中国画报》封面作

品，是我拍摄的几个贵州籍孩子在永

康站站台伸出头好奇地看着从温州方

向开来的绿皮火车缓缓进站的场景。

他们出生在永康，还未回过家乡，对火

车和家乡都充满好奇。

从出生开始，我们便在永不止息

地奔赴。我们进行着各种维度、各种

意义上的抵达，这同时意味着对上一

个目的地的告别。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我们自身就是一列火车。我们不

断离开故乡——原始意义上的自我。

而长久伫立于站台边的人，未必是要

返回故乡的人，他只是以局外人的视

角，审视一种“路过”，离开或者回去皆

是路过的一种，而这之中任何一种，都

饱含着遐想性和可读性。

摄影的价值在于对现场瞬间的

记录，当我们走近那些以主题叙事为

单元的影像时，不禁会从心里涌出无

限的感慨与共鸣。如若时代往后几

十年，现在这些刻画着游子们的表情

与神态、情绪与愿望的作品，将会告

知着后来的人们一个社会形态的变

迁。

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音乐是抵
达故乡最好的方式，故乡已不再是地

理属性上的标志，他们在永康江吟唱

的是自己的故乡，也是别人的故乡。

“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面，有一个

歌唱的少年⋯⋯就在那一个夜晚，歌

声温暖了我们”是流浪歌手韦达波原

创歌曲《贵阳》里的歌词。他就是那个

在天桥上唱歌的少年，现在在永康江

畔弹唱着。歌声温暖了初冬的江水和

城市的星空。

另一个流浪歌手何向阳有所有音

乐人的特质。一头飘逸的长发，有时

扎成一髻马尾，有时扎成两个小辫子，

有时干脆让它肆意裸露着。他的长发

是他没完没了的忧伤，被江风吹动着，

仿佛就能吹走所有的忧伤。他就这样

忧伤地唱着，江水和我也跟着忧伤地

唱着。

时间的指向
□杜剑

“开锅炉”
□应向红

听说过“锅炉”吗？其实，对于20世

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它并不陌

生。它是颇具永康特色传统五金中铸铁

技术的工具。那时，芝英一带很多人到江

西等地，与他人合伙“开锅炉”。村里拥有

“开锅炉”这门手艺的人，能大大改善家里

的生活条件。很多农村姑娘找结婚对象

多找“开锅炉”的。

我小姑父原先在铁路部门工作，由于

他有祖传的铸铁技术，就辞去“铁饭碗”，

回家“开锅炉”。“开锅炉”需要一帮人合

伙，我小姑父就拉起一帮由亲戚组成的

“队伍”，到江西乐安县湖萍镇汉上村开起

了锅炉，办起铸造厂。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锅炉”，

体会到永康工匠走四方的不易和艰辛。

那是1978年的夏天，我高考落榜，心里很

郁闷。为缓解我的不快，爸爸写信给小姑

父，让他带我去江西干活，体验自食其

力。小姑父答应了。于是，我有了第一次

出远门干活挣钱的经历。

铸造厂设在汉上村祠堂，里面隔成多

个房间，并搭有厨房、厕所，能保障基本生

活。最引人注目的是祠堂中间的“锅炉作

坊”，这是祠堂内最大的空间，中间立着一

个高高的铁炉，下面有一只鼓风机在助

燃。铸造时把生铁与木炭（后来改成焦

炭）投入熔铁炉熔化，再用熔化的沸铁水

浇铸产品。作坊地上还堆着细砂，边上放

着木箱。原来，铸造前要按订单要求做模

具，再用细砂做模型，最后把沸腾的铁水

浇灌到模型里。等干了挫去外面不平整

的铁屑，一个产品就算完成。

我第一次参与了“开锅炉”，体验到锅

炉的劳动过程。小姑父分配给我的活是

与小表姐打砂箱。我学着表姐的样子先

把砂铲到箱子里，再整个人站上去把砂踩

严实，这样反复，一个砂箱打好后，我就气

喘吁吁。以后的两三天里，我和表姐还是

打砂箱，直到把砂箱排满空地。

砂箱打好后，就是浇铸了。这是开炉

的关键环节。叔叔与表姐夫拉着风箱，铁

炉里发出振耳欲聋的烧煮声。随后，小姑

父穿着厚厚的长衣长裤，脖子上系着毛

巾，娴熟地把铁炉里的沸铁水用一个长柄

勺子舀出来，再浇到砂箱里。这样的工作

从吃过晚饭开始，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过了一两天，铁水冷却了，我们就开

始折砂箱挫铁屑。挫好的东西一看，原来

是一个个圆铁球。就在我与大家一起挫

铁屑时，小姑妈说我爸发来电报，说我高

考分数够到上学校组织的高复班，让我第

二天就返家。我当晚领到17元工资，并

整理好东西跟大表姐踏上回家的路。第

二年，我考上了中师，当上一名老师。

虽然，我后来的工作脱离了繁重的体

力劳动，但这十几天的锅炉劳动体验是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劳

动的艰辛、价值和伟大。后来读到吴运铎

的《劳动的开端》，我就感同身受，在江西

“开锅炉”时的一幕幕场景浮现眼前⋯⋯

登多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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